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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ida Kahlo (Frida Kahlo, 1907-1954) is a famous female painter of Mexico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a pioneer 

of modern female artists. Her own experience is very legendary. "Self-Portrait Wearing a Thorns Necklace 

and Hummingbird" was created in 1940 and was created by Frida when her husband, Rivera (Diego Rivera, 

1886-1957, a famous Mexican mural artist) proposed remarriage. A self-portrait.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understanding the life of Frida, this article uses the theory of iconography proposed by Panovsky to carry out 

the work of "Self-Portrait Wearing a Thorns Necklace and Hummingbird"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pre-image, 

image and image. Explore and try to understand Frida’s hidden emotions in the painting. At the same time, 

learning to use image analysis methods in this work can also help us to interpret other works in the future and 

use them when creating our ow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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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1907-1954）是二十世纪墨西哥著名的女画家，是现代女性艺术家先锋

者，自身的经历非常传奇。《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像》创作于 1940 年，是在弗里达丈夫里维拉

（Diego Rivera，1886-1957，墨西哥著名的壁画艺术家）提出复婚的情况下，弗里达创作出来的一副

自画像。本文基于了解弗里达生平的前提下，运用潘诺夫斯基提出的图像学理论，对《戴着荆棘项链

与蜂鸟的自画像》作品在前图像志、图像志、图像学这三个方面进行探析，试解读弗里达隐藏在画中

的情感。同时在此幅作品中学会运用图像学分析方法，也能帮助我们以后对其他作品的解读，以及在

创作自己作品时进行运用。 

关键词：弗里达,《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像》,图像学 
 

1. 弗里达·卡洛介绍及作品风格 

1.1 弗里达·卡洛简介 

弗里达·卡洛是拉丁美洲最杰出的艺术家，同时也

是现代女性艺术家的代表人物，出生在墨西哥城南部的

一个中产家庭中。她聪明睿智、性格开朗、清新俊逸，

从小热爱画画，但一生却命运多舛。在她六岁时，就罹

患小儿麻痹症，右腿肌肉萎缩致使她轻微的跛足。似乎 

艺术家的成名都必须要经历许多苦难和创伤后，才

能把艺术上升到另一种高度，将自己的情感融于艺术当

中，隐晦的发泄自己的情绪，从高更到梵高，从贝多芬

到兰波，好像都是如此。年少的弗里达梦想成为一名医

生，救死扶伤，解救被疾病折磨的病人，但没想到在 1925

年，刚年满十八岁的她却不幸遭遇了车祸，而这次车祸

带给她的病痛折磨伴随她的一生。这次车祸虽然没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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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弗里达的性命，但也近乎让她的身体支离破碎，脊柱

断开，骨盆破裂，大腿十一处骨折，同时还留下了各种

后遗症。虽然她幸运的活了下来，但在这次车祸中刺穿

了她的子宫，导致她终身不能怀孕。车祸没有夺走弗里

达的性命，似乎上帝想成就她另外的一种人生。车祸给

她带来的疼痛只能依靠酒精、杜冷丁、卷烟来缓解。在

她生命的最后十年，因为经历了多次脊柱修复，所以只

能一直穿着用石膏做成的紧身胸衣。常年躺在病床上的

她，为了得到精神上的消遣，开始用画笔来记录自己内

心情感的波动。母亲给她买了镜子安置在病房中，弗里

达就对着病房中的镜子开始自画像，在她的一生作品中

将近三分之二是自画像。弗里达曾说的：“我画自己是

因为我常常是孤独的，是因为我是最了解的主题。”[1] 

在肉体上遭受折磨的她，情感也没能让自己轻松。

在少女时代，弗里达曾对自己的同学说：我的目标就是

为里维拉生一个孩子。最后真的没想到，弗里达真的就

成为了里维拉的妻子。里维拉是当时墨西哥著名的壁画

家，但却也是风流人物，也注定不会为一个女人驻足。

里维拉和弗里达爱恨纠缠了一生。不过在艺术创作方面

里维拉可以说是弗里达的导师，里维拉的创作思想和风

格对弗里达的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弗里达经历了肉

体上和精神上的苦难，所以在她的画作中更多的是自己

情绪的转移和倾注。就像约翰·伯格所说的那样：“以

她那如同眉笔一样细小的画笔，以她那一丝不苟的笔

触，一旦她完全蜕变为画家弗里达·卡洛，她所创作的

每一个形象都渴望着自己皮肤的敏感性，一种由她的欲

望所加强，由她的痛苦所加深的敏感性。”[2] 

1.2 弗里达作品风格 

弗里达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热爱画画。起初弗里

达的绘画风格受到阿尼奥洛·布伦奇诺（Agnolo 

Bronzino）和波提切利（Botticelli）这两位文艺复兴

时期艺术家的影响，在她的第一幅自画像《穿紫色丝绒

礼服的自画像》（如图 1）中有体现，背景中螺旋波纹

的运用，就来自新艺术运动。到后来弗里达遇到里维拉

之后，受到里维拉的影响，她的绘画风格开始发生了转

变。浓郁的拉美传统服饰、墨西哥热带植物、猴子、黑

猫、鹦鹉、蜂鸟等这些元素出现在弗里达的画作中，这

些即是源自于生活中的真实素材，同时也是她画作中最

隐晦的“语言”。在观察她其他作品，却也受到了超现

实主义的影响，《水之赋予我》（如图 2）这幅作品便

是最好的代表。画面中一双脚出现在浴缸中，在看似平

静的水平面上漂浮着一些无关紧要的物象，热带植物、

动物、处在火山口中的摩登大楼还有被无限缩小的人体

全部置于浴缸之中，而且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个物象都

有情感的象征性。 

弗里达是共产主义者，深爱自己成长的这片热土，

在她的画作中充满浓厚的墨西哥传统文化气息。弗里达

的作品并不能完全真正地归于哪种绘画风格，因为在她

的画作中既保留了文艺复兴宗教画的象征性，又运用了

阿兹特克传统文化符号，同时融入了超现实主义绘画风

格。她甚至非常的反感有人给她的画贴上超现实主义标

签，但她非常地不认同，她认为她只是在根据自己的心

境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弗里达的作品中的模特大部分

都是来自于家人、自己或者是朋友。她不厌其烦地将自

己画成流血、哭泣、体无完肤，仿佛在寻求某种救赎，

关照和治疗，如此自怜，如此怵目，但又透出一股奇特

的力量，紧紧攫住观众的目光。弗里达用她那狂野的情

感，深沉的忧郁，强悍的意志驱策斑斓色彩，挥洒对生

命的热爱。  

 
图 1《穿紫色丝绒礼服的自画像》 

 
图 2《水之赋予我》 

2. 图像学简要概述 

图像学兴起于 19 世纪，在 20 世纪迅速发展成一门

重要的学科，是现代视觉艺术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瓦

尔堡指出，在一具体历史时期，艺术是该时期宗教、哲

学、文学、科学、政治、社会生活的呈现。如他的学生

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所

言：在一件艺术作品中，‘形式’不能脱离于‘内容’：

色彩与线条、明暗、体面的排布无论在视觉上多么怡人，

都必须被理解为传达着超乎视觉的意义。”[3]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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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艺术作品时，创作者会有意或者无意的将所处的时

代背景或者自己的心情处境表现在画面中，通过对作品

背后故事的细致缜密研究，就能得对该作品进行深入地

系统性分析。 潘诺夫斯基认为图像学分析主要有三个

层面，在第一层，即前图像志分析，作品只在视觉可识

别的范围内作用于观者，观者不会关联外围资源，是一

种基础的形式分析。在第二层，即图像志分析，观者从

图像中认出已知的故事或人物。在第三层面，即图像学

分析，观者解码图像的意义，记述图像被制作的时间与

地点、正当流行的文化风格或艺术家自身的风格、赞助

人的愿望等等。 

3. 图像学作品分析 

3.1 前图像志解读《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
画像》 

 

图 3《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像》 

从前图像志层面来看，主要是对作品进行视觉分

析，如色彩的冷暖对比、构图、造型、绘画技巧的运用

等。因此，在《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像》这幅作

品中包含以下的基本信息：首先从这幅画的颜色进行分

析：相比以前的作品中，都会看到弗里达运用富有墨西

哥传统艳丽的色彩，如《在墨西哥和美国的自画像》、

《我和猴子的自画像》、《和猴子在一起的自画像》等，

而在这幅画作中几乎没有运用到鲜艳的颜色，背景天空

是蓝灰色，绿萝的颜色主要是以暗绿色为主，在最上面

一层也会有稍许的黄绿色，以突出层次感。其次是人物

所穿着的衣服是白色的，画面中给人物的服装加上了阴

影部分，更加的生动且有肌理。在人物的两侧分别有一

只黑猫和一只黑色的猴子。人物的脖子上缠绕着褐色的

荆棘，其次下方悬挂着一只死去的黑色蜂鸟，人物的头

部戴着紫色的发带。整个画面的色调比较沉着，有种凄

冷、孤寂之感。其次是在绘画技巧上，人物身后的绿萝

没有进行透视处理，叶脉纹路清晰可见，叶子只是简单

层层交叠，形成了明显的层次关系。画面中的人物轮廓

柔和，刻画人物的细节到位，描绘的人物神情也给人一

种贵族的气质，整个作品笔触非常的细腻。在构图上，

画中的动植物都是实物的比例，以人物为中心。黑猫和

猴子分别在人物的两侧，水平的布局给人以稳重感，蜂

鸟悬挂在下颌正下方。绿萝的错落和大致垂直向上生长

的趋势，给人一种向外迸发的力量，也加强了前后景深

的关系，最后蝴蝶和蜻蜓呈对称的形式在人物头顶。我

们可以看出弗里达的此幅作品并没有用太多的绘画技

巧，简单的用“一前一后”、“大小对比”来突显出主

体。描述作品直观的画面也就应对了潘诺夫斯基图像学

的第一个层面，这些“自然意义载体的纯粹形式世界，

可称之为艺术母题世界。而对这些母题的逐一例举，则

是艺术作品前图像志描述。”[4]¹ 

3.2 图像志分析《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
像》 

从图像志分析层面来看，主要是分析画面中的内

容。画面中的弗里达眉头紧皱，嘴唇紧闭，眼神凝视着

前方，穿着白色的衬衣的她暗示自己是基督教的殉道

者。她的脖子上戴着一条荆棘项链，这些荆棘锋利的像

把利剑，狠狠的扎进她的皮肤，血从脖子上滑落下来形

成泪滴般的血珠，她似乎在忍受着这一切的痛苦。荆棘

下面悬挂着一只死去的黑色蜂鸟，张开着翅膀，头部朝

向弗里达的下颌，翅膀的弧度与眉毛的形状相呼应。在

弗里达的背后，铺满的是繁密茂盛的绿萝，这是一种生

命力很强的植物，在墨西哥非常的普遍，在阿兹特克文

化中象征着顽强的生命力。画面中的绿萝叶子宽而肥

大，叶子一层一层的铺在背后，就像是一张温暖的床，

给予弗里达更加坚韧的力量。在她头发的上端，缠绕着

紫色的发带，上面还落着两只蝴蝶，左右各一只，呈对

称姿态；两只蜻蜓的身子被置换成紫色的花朵，飞于头

顶的上方也是呈对称的姿态，并且与两只蝴蝶视线相

接。蝴蝶和蜻蜓都是美好事物的象征与绿萝营造了一幅

美好的场景，像是弗里达最内心的呼唤。在弗里达的左

侧有一只黑猫，躲在她的身后，斜视前方，带着一种潜

伏在黑暗处、等待时机偷袭猎物或者是身处危险中的紧

张姿态。另外一侧是一只黑色的猴子，非常悠闲自在地

在玩弄自己手中的荆棘，这与左侧的黑猫神态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画中真正的“黑色”显示出一种痛苦。弗里

达一直都想做一个母亲，但是车祸带给她的后遗症是无

穷的，三次流产，让她一直没有小孩，所以在她后面的

生活中，通过养各种小动物来转移自己的情感。画面中

出现的小动物一方面是弗里达生活真实的写照，她对它

们非常的宠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与古印第安的宗教信

仰有关，大地、日月星辰以及植物、动物是整个自然的

部分。同时绘画中出现的动物和植物，也出现在了她其

他的作品中，它们构成了标志性的形象，并形成了弗里

达独特的绘画语言。尽管现实生活中遭受了各种苦难，

但在自己内心的世界里还是渴望美好的事物，以及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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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生长在墨西哥这个热土上的热爱与喜欢。 

3.3 图像学解释《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
像》 

从图像学分析层面看，就是解读图像的意义，创作

者赋予图像怎样的内涵。弗里达的父亲是德裔犹太教画

家与摄影师，母亲是墨西哥原住民，所以说弗里达也是

十足的混血儿。弗里达深受墨西哥传统文化的影响，且

深深热爱自己本国的文化，其自身共产主义也是共产主

义信奉者。对于一个作品深层次的解读，要了解其生活

的时代以及创作背景就像潘诺夫斯基在《图像学》中指

出：“要把握内在意义与内容，就得对某些根本原理加

以确定，这些原理揭示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阶

级、一个宗教和一种哲学学说的基本态度，这些恶原理

会不知不觉地体现于一个人的个性之中，并凝结于一件

艺术品里。”[4]² 

《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鸟的自画像》这幅作品是里维

拉向弗里达提出复婚的情形下所创作出来的，描述了弗

里达内心的活动。在这幅作品中，弗里达依然穿着瓦哈

卡州传统的服装，头发也是传统的墨西哥风格，这已经

成为她个人特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绿萝在此幅画中

象征着弗里达对生在在这片土地的热爱，象征着对生命

的渴望，同时也代表着她对自己丈夫里维拉的爱，就如

母亲的墨西哥大地给弗里达源源不断的力量。画中最重

要的意象是脖子上带刺的项链，就像一把枷锁锁住了脖

子，代表着对里维拉炙热的爱就如同枷锁一样束缚着自

己，荆棘的刺都已经嵌入到她的身体里面，同时流出了

眼泪般大的血滴，最后好像也在诉说着，即便被这些情

感和病痛折磨着，也可以忍受这一切。所以这个荆棘在

这里好像在展现此时所遭受苦难，但同时也展现出她对

生命的倔强象征着她和里维拉破碎的婚姻带她带来的

刺心之痛。带刺的项链来源于圣经典故，象征着基督教

的背叛：耶稣称自己是救世主，罗马士兵们就嘲讽般地

给他一顶用荆棘做成的王冠，要他戴上，去承受苦难。

挂在荆棘上死去的蜂鸟，在墨西哥文化中有不同的寓

意。蜂鸟是一种鸟类，必然有向往自由、快乐的寓意，

死去的蜂鸟传达出弗里达自身的现状，被病痛折磨，大

部分的时间只能在床上或者轮椅上，再加上与里维拉的

感情纠葛，伤感油然而生，同时蜂鸟也有另一层寓意，

象征着男性生殖器官，象征着婚姻的终结，暗示已不再

对里维拉深情。画中出现的黑猫，是一种对周围环境很

敏锐的动物，那种警惕性，躲在弗里达身后，眼神凝视

前方，传递出一种畏惧的心理，似乎在表明对待里维拉

再次提出复婚的申请，自己心中不再抱有那种期待。在

黑猫的另一侧是猴子，名字叫扶郎一长，这只猴子在弗

里达其他自画像中也有出现过，如《猴子与我》、《与

猴子的自画像》等，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猴子的眼神不

会和弗里达有任何的交流。旁边的猴子在一旁自顾在玩

耍，似乎一种无所谓的感觉，这与弗里达的面部表情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猴子在墨西哥文化中象征着欲望或者

乱交，现实生活中的里维拉曾经对弗里达说过：“我爱

你，但是我控制不住我的身体。”很显然，风流的里维

拉真的就对里维拉造成了很深的伤害，从此弗里达像是

在报复里维拉一样，也开始释放自己的生活。同时在画

中发现，弗里达给自己画上了胡须，但给人物画上胡须

的做法，在弗里达早期的作品中并没有发现，因此这也

暗示了自己作为女性这个角色在慢慢转变。 

4. 结语 

艺术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同时笔者也认为，每位艺术家有非凡的成就，都有

经历过上帝的“馈赠”。说到弗里达大概都会想到自画

像，因为曾经的毕加索看到弗里达的自画像时都非常的

惊叹。弗里达能创作出如此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这也

离不开她生活中所遭受到的困难，弗里达经历了车祸、

流产、家人的离去、丈夫的背叛，生活一次又一次给她

重重的打击，但她仍很坚强，这可能是源自自己的原生

家庭，父母对她倍加疼爱，即便车祸后的弗里达身残多

病，父母也带她四处求医治疗。弗里达一生坎坷，孤独、

荒凉和痛苦几乎贯穿了她所有的作品，但认真分析作品

中的物象也能感受到她对生活、对生命充满着美好的向

往。用图像学分析弗里达的作品，更加能感触到创作时

的情感。图像和文字一样，也需要我们用心的去品读，

如同苏珊·朗格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表现，如

果没有了艺术家对生命情感的创造，就毁灭了艺术。艺

术创作即是艺术家创造生命情感的表现形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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